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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
切
完
全
無
法
讓
洪
枝
暖
和
，
但
是
她
實
在
也
很
好
奇
，
到
底
丈
夫
開
什
麼
藥
單
給
那
些
海
賊
卻
要
害

死
自
己
？
她
慌
張
至
極
！

「
1

殺
す

‧

罰
す
る

‧

絶
対
に‧

ブ
レ
ー
ク
，
我
不
該
有
了
後
代
還
起
殺
心
，
我
對
不
起
你
們
。
」

洪
枝
歿
了
，
鄭
切
抱
著
丈
夫
，
完
全
聽
不
懂
他
最
後
一
句
說
了
些
什
麼
話
，
洪
枝
說
日
本
語
，
鄭
切
聽

不
懂
也
記
不
起
來
，
懷
中
抱
著
漸
漸
冰
冷
的
丈
夫
，
鄭
切
的
眼
淚
又
是
悲
傷
又
是
驚
詫
，
她
敬
重
一
生
的
丈

夫
歿
了
，
他
臨
死
前
這
樣
悲
傷
痛
苦
，
她
都
不
知
該
如
何
是
好
。

槍
砲
和
弓
箭

己
亥
豬
年
初
夏
，
五
十
三
歲
的
阿
斌
病
了
，
他
得
了
瘧
疾
，
阿
卡
帶
了
族
人
來
找
他
，
見
他
病
容
枯
槁
，

阿
卡
到
處
採
青
草
回
來
煮
滾
水
給
他
喝
，
他
說
原
民
都
知
道
「
見
青
就
是
藥
」
饒
是
這
樣
，
阿
斌
的
病
也
是

時
好
時
壞
，
阿
卡
留
下
來
照
顧
他
，
阿
斌
獨
居
，
草
寮
簡
陋
，
兩
個
大
男
人
就
這
樣
相
依
為
命
大
半
年
。

阿
卡
告
訴
阿
斌
許
多
大
山
原
民
的
事
，
都
是
他
聞
所
未
聞
的
慘
事
，
阿
斌
聽
了
也
無
淚
，
他
的
淚
早
就

流
乾
了
，
他
雙
眼
凹
陷
，
只
剩
下
胸
口
一
團
炙
熱
的
復
仇
火
焰
，
熊
熊
燃
燒
。

「
以
前
紅
毛
人
到
新
港
社
，
都
要
給
長
老
拐
啊
，
我
沒
帶
來
，
還
沒
那
麼
老
…
…
呵
呵
。
」

「
拐
啊
？
做
啥
？
」

1　

註
：
殺
、
罰
、
絕
、
斷
的
日
本
語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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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那
種
拐
啊
就
是
手
杖
，
上
面
有
烙
印
，
印
著
他
們
船
身
的
符
號
，
紅
毛
人
也
會
畫
1

符
仔
，
聽
社
裡

的
老
人
說
，
紅
毛
人
曾
經
在
新
港
社
舉
行
過
「
歸
順
典
禮
」
，
他
們
叫
來
了
二
十
八
社
的
頭
目
，
人
人
分
一

隻
拐
啊
！
攏
是
2

拐
郎
啦
！
還
要
畫
押
才
算
。
」
阿
卡
憂
鬱
的
述
說
不
太
久
以
前
的
故
事
，
當
時
他
還
沒
來

大
員
。「

聽
長
老
們
說
，
以
前
紅
毛
也
到
大
山
裡
殺
人
，
殺
最
多
的
就
是
在
麻
豆
、
蕭
壟
兩
處
番
社
。
」

「
你
自
己
還
不
是
娶
番
婆
，
居
然
說
原
民
是
番
？
」
阿
斌
難
得
調
笑
。

「
他
們
不
是
番
人
，
平
埔
人
和
山
地
人
都
很
良
善
天
真
，
他
們
也
不
是
天
天
打
獵
，
秋
天
才
去
抓
些
山

豬
做
肉
脯
過
冬
。
」

「
紅
毛
殺
過
多
少
山
地
人
？
他
們
不
是
去
山
上
傳
教
嗎
？
介
紹
他
們
的
神
給
山
地
人
認
識
？
」

阿
斌
曾
經
隨
荷
蘭
神
父
去
過
大
山
，
山
上
的
原
民
都
很
歡
迎
神
父
，
連
他
都
沾
光
，
被
大
山
原
民
招
待

過
。

「
你
毋
知
啦
！
頭
目
和
長
老
說
，
以
前
山
地
和
平
埔
有
兩
百
五
十
一
個
部
落
，
現
在
都
稱
「
贌
社
」
大

約
有
一
萬
三
千
九
百
五
十
五
戶
…
…
」

「
甘
毋
影
？
你
那
知
？
」
阿
斌
不
相
信
阿
卡
，
也
不
相
信
原
民
自
己
會
知
道
算
數
。

「
你
毋
知
，
我
們
都
有
往
來
，
彼
此
通
婚
，
頭
目
換
人
都
要
去
慶
賀
，
除
非
有
仇
的
，
才
彼
此
不
相
往
來
，

可
是
頭
目
換
了
人
做
，
新
一
代
人
也
不
會
記
仇
，
又
開
始
通
婚
，
原
民
沒
有
消
滅
不
了
的
冤
仇
…
…
」

1　

符
仔
：
指
符
籙
派
的
道
士
所
畫
之
圖
文
，
傳
說
能
召
喚
鬼
神
。

2　

拐
郎
啦
：
都
是
拐
騙
人
，
拐
啊
，
拐
杖
，
郎
，
閩
語
，
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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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紅
毛
人
把
麻
豆
、
蕭
壟
兩
處
番
社
幾
乎
殺
光
，
逃
出
來
的
人
躲
到
別
社
去
，
幾
乎
都
說
不
出
話
來
，

我
聽
以
前
的
老
頭
目
說
，
他
們
還
偷
偷
跑
去
替
死
人
掩
埋
，
麻
豆
和
蕭
壟
的
原
民
幾
乎
都
爛
光
了
，
他
們
夜

間
舉
行
祭
典
…
…
，
老
頭
目
每
次
說
這
件
事
都
很
難
過
，
他
要
我
們
不
能
像
麻
豆
、
蕭
壟
兩
處
番
社
的
人
一

樣
找
死
…
…
」

「
所
以
你
們
就
歸
順
荷
蘭
人
？
」

「
不
然
要
怎
樣
？
他
們
有
槍
砲
，
我
們
只
有
弓
箭
，
」
阿
卡
很
氣
憤
。

「
你
不
也
是
海
賊
？
」

阿
斌
一
語
道
破
阿
卡
心
事
，
阿
卡
曾
經
是
海
賊
，
是
鄭
芝
龍
的
手
下
，
可
現
在
他
是
新
港
社
的
長
老
，

他
也
知
道
槍
砲
很
厲
害
，
可
是
紅
毛
人
很
奸
詐
，
只
賣
給
山
民
火
槍
，
卻
不
肯
賣
大
砲
。
火
槍
需
要
鉛
彈
火

藥
，
山
民
會
自
己
做
鉛
彈
，
可
是
也
做
不
好
，
時
常
卡
彈
，
火
藥
就
需
要
繼
續
向
荷
蘭
人
交
換
，
荷
蘭
人
也

怕
山
民
的
不
馴
。

「
我
以
前
去
方
湖
，
方
湖
人
也
說
過
，
荷
蘭
人
沒
走
以
前
，
也
是
捉
方
湖
的
漢
人
去
做
奴
隸
，
死
了
不

少
人
，
捉
一
船
死
一
半
，
剩
下
的
靠
岸
也
活
不
久
，
後
來
荷
蘭
人
走
了
，
泉
州
人
才
敢
再
去
方
湖
。
」

「
那
擱
講
到
方
湖
？
荷
蘭
人
殺
大
員
山
地
人
，
後
來
怎
樣
了
？
」

「
你
甘
耶
去
告
狀
？
」

「
你
想
呢
？
」

「
歐
羅
巴
人
都
不
是
好
人
，
他
們
抓
漢
人
做
奴
隸
，
抓
去
巴
達
維
亞
死
亡
太
多
，
抓
來
大
員
死
亡
較
少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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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們
退
出
方
湖
，
就
跑
來
大
員
，
方
湖
的
人
說
，
那
邊
土
地
大
，
比
方
湖
大
，
所
以
叫
大
員
，
大
大
一
員
，

就
像
他
們
做
的
魚
丸
，
也
分
大
小
粒
，
」
阿
卡
豁
出
去
了
，
他
行
船
跑
海
沒
死
在
海
上
，
他
把
聽
來
的
，
看

來
的
都
說
給
斌
聽
，
他
就
不
信
阿
斌
會
去
紅
毛
城
告
狀
，
都
是
同
鄉
，
來
自
對
岸
的
大
陸
，
那
個
人
吃
人
的

地
方
。「

什
麼
是
魚
丸
？
」
阿
斌
很
好
奇
新
事
物
。

「
鯊
魚
丸
，
方
湖
人
捉
鯊
魚
做
成
丸
子
吃
下
肚
，
」
阿
卡
無
所
謂
的
神
色
激
怒
了
阿
斌
。

「
啥
？
鯊
魚
也
吃
？
你
甘
是
人
！
」

阿
卡
苦
笑
，
大
家
都
知
道
鯊
魚
吃
人
，
人
又
去
吃
鯊
魚
，
豈
不
是
人
吃
人
了
！

「
要
活
下
去
，
就
要
就
地
取
材
，
方
湖
以
前
種
不
出
東
西
，
只
有
漁
獲
海
貝
能
吃
，
鯊
魚
吃
了
那
麼
多

人
，
方
湖
人
捉
鯊
魚
，
是
希
望
海
裡
不
要
有
太
多
這
種
會
吃
人
的
魚
，
所
以
他
們
捕
捉
鯊
魚
，
用
竹
片
刮
下

魚
肉
，
都
做
成
肉
泥
，
去
掉
背
上
紅
色
的
肉
塊
，
只
取
白
肉
，
加
鹽
用
手
捏
捉
肉
泥
，
自
1

虎
口
擠
出
一
丸
，

放
涼
水
裡
，
煮
熟
做
成
魚
丸
子
，
還
不
錯
吃
啦
！
」

「
青
番
！
」
阿
斌
憤
慨
極
了
。

「
說
到
青
番
，
他
們
山
地
人
最
近
很
奇
怪
，
秋
天
出
來
狩
獵
，
現
在
連
人
頭
都
獵
了
去
，
不
知
道
做
什

麼
用
？
」

「
啥
！
獵
人
頭
！
」
阿
斌
驚
訝
萬
分
。

1　

虎
口
：
大
拇
指
與
食
指
間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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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山
地
人
秋
天
狩
獵
是
出
草
，
刈
草
砍
樹
捕
捉
小
獸
，
以
前
都
是
做
陷
阱
或
是
用
弓
箭
，
可
是
最
近
聽

說
，
他
們
也
拿
番
刀
砍
人
頭
，
那
也
是
出
草
！
」

「
你
們
社
裡
也
出
草
嗎
？
」
阿
斌
有
些
驚
駭
了
。

「
頭
目
不
准
，
老
頭
目
說
不
能
殺
人
，
」
阿
卡
有
些
憂
鬱
，
他
憤
恨
的
說
：
「
很
想
率
領
船
隊
來
轟
炸

紅
毛
城
，
以
牙
還
牙
，
那
些
紅
毛
有
大
砲
，
以
前
我
的
船
也
有
大
砲
，
誰
怕
誰
啊
！
他
們
以
前
見
了
我
們
的

船
，
還
不
是
要
離
得
遠
遠
的
，
也
怕
我
們
船
上
的
砲
…
…
，
」
阿
卡
說
得
口
沫
橫
飛
。

「
恁
頭
家
誰
人
？
」
阿
斌
冷
不
防
地
問
阿
卡
。

「
鄭
老
官
，
」
阿
卡
脫
口
而
出
，
隨
即
後
悔
，
他
瞪
視
著
阿
斌
，
這
個
老
狐
狸
，
居
然
偷
襲
他
！

阿
斌
終
於
套
出
阿
卡
的
來
歷
，
他
是
海
上
霸
王
鄭
芝
龍
的
手
下
，
他
就
是
要
逼
他
掏
出
他
的
老
底
，
也

許
他
還
有
機
會
報
仇
，
阿
斌
自
知
來
日
無
多
，
他
很
想
在
生
命
終
了
時

能
遂
了
心
願
，
築
紅
毛
城
死
了
那
麼
多
人
，
郭
懷
一
事
件
一
死
又

是
四
千
多
人
，
三
十
多
年
來
，
無
數
漢
人
無
聲
的
死
去
都
被
拋

入
大
海
，
此
仇
不
報
！
他
死
不
瞑
目
。

紅
毛
城
最
近
風
聲
鶴
唳
！
荷
蘭
人
警
戒
無
比
，
對
待
漢

人
更
是
嚴
苛
，
普
羅
民
遮
城
附
近
等
閒
不
給
漢
人
靠
近
。
荷

蘭
人
的
長
官
揆
一
派
人
來
找
阿
斌
，
阿
斌
瘧
疾
才
好
一
些
，

就
被
叫
進
去
普
羅
民
遮
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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揆
一
要
阿
斌
召
集
大
小
結
首
開
會
，
阿
斌
託
病
不
肯
答
應
，
揆
一
威
脅
他
，
他
卻
不
為
所
動
，
一
副
死

豬
不
怕
開
水
燙
的
賴
皮
相
，
直
到
揆
一
表
示
，
朱
成
功
要
來
了
，
他
擔
心
戰
事
對
漢
人
不
利
，
阿
斌
才
勉
強

同
意
揆
一
，
約
期
招
集
大
小
結
首
來
此
，
可
是
也
不
保
證
都
會
到
，
阿
斌
早
就
不
管
事
了
，
各
地
王
田
的
頭

家
都
不
太
理
會
他
。

阿
斌
回
去
將
揆
一
說
的
事
對
阿
卡
說
，
他
要
引
阿
卡
說
清
楚
朱
成
功
的
來
歷
，
他
又
是
誰
？
又
怎
會
引

起
荷
蘭
人
的
驚
恐
？
普
羅
民
遮
城
現
在
是
人
心
惶
惶
。

「
這
個
揆
一
很
落
衰
，
他
一
來
就
沒
好
事
，
有
蝗
蟲
又
歉
收
，
他
那
張
苦
瓜
臉
…
…
，
他
真
是
沒
福
氣

的
人
，
」
阿
斌
輕
描
淡
寫
的
臧
否
荷
蘭
長
官
。

他
又
說
：
「
他
會
說
河
洛
話
又
如
何
，
他
怕
死
了
漢
人
，
也
不
知
道
他
怎
麼
做
到
大
官
的
？
聽
紅
毛
兵

說
，
他
和
神
父
不
合
，
他
連
自
己
家
的
神
明
都
得
罪
了
，
不
會
有
好
結
果
…
…
。
」

阿
卡
居
然
沉
默
了
！
他
平
時
最
能
說
，
今
天
卻
像
隻
沒
嘴
葫
蘆
一
樣
沉
默
。

「
你
是
安
怎
？
也
病
了
？
」

「
你
出
去
幾
天
，
我
那
裡
也
來
了
人
，
說
是
鄭
老
官
的
兒
子
大
木
兵
敗
南
京
城
下
！
」

阿
卡
已
經
顧
不
了
了
，
他
要
將
一
切
都
說
出
來
，
幾
十
年
來
的
心
事
已
成
心
病
，
平
埔
妻
不
懂
他
，
他

的
後
生
、
女
兒
都
是
平
埔
人
，
他
是
漢
人
，
來
自
海
上
的
男
兒
，
卻
苟
且
在
此
偷
生
，
當
年
的
氣
憤
，
是
見

到
鄭
芝
龍
的
富
貴
顯
赫
，
他
跑
了
，
不
願
賣
命
，
可
他
卻
沒
斷
過
海
上
消
息
，
他
自
有
人
來
通
報
他
海
上
的

一
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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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鄭
老
官
的
日
本
兒
子
鄭
森
又
名
大
木
，
他
接
手
了
他
老
子
的
船
隊
和
手
下
，
聽
說
大
明
監
國
朱
以
海

跑
了
，
跑
向
海
上
，
鄭
森
擁
護
的
隆
武
皇
帝
遇
難
…
…
他
起
兵
抗
清
，
又
奉
永
歷
皇
帝
…
…
，
可
是
一
直
兵

敗
南
京
城
…
…
，
」
阿
卡
沉
下
老
臉
，
不
肯
再
看
阿
斌
一
眼
，
這
個
不
曉
事
的
老
同
鄉
。

阿
斌
根
本
不
知
道
家
鄉
大
陸
的
一
切
，
他
離
家
三
十
多
年
都
不
曾
回
去
，
大
半
輩
子
在
大
員
築
紅
毛
城

當
奴
隸
，
他
毫
不
眷
戀
那
個
出
生
之
地
，
那
是
一
塊
人
吃
人
的
土
地
，
他
根
本
不
想
，
也
早
就
忘
了
。

可
是
阿
卡
忘
不
了
，
雖
然
他
也
是
沿
海
漁
村
的
破
落
戶
之
子
，
可
是
他
見
識
過
大
海
的
自
由
和
遼
闊
，

也
深
知
土
地
是
人
們
的
立
足
根
本
，
他
如
同
離
土
失
根
的
稻
穗
，
已
經
被
收
割
過
幾
芢
了
，
乾
扁
衰
敗
卻
依

舊
想
望
舊
土
，
戀
家
戀
土
地
。

阿
卡
與
阿
斌
兩
人
同
床
異
夢
，
草
寮
的
木
板
通
鋪
一
人
睡
一
頭
，
各
自
有
各
自
的
心
事
。

阿
斌
的
瘧
疾
時
好
時
不
好
，
都
是
阿
卡
盡
心
照
護
，
阿
斌
也
感
激
他
，
阿
斌
要
張
羅
大
小
結
首
的
聚
會
，

還
要
接
待
遠
來
的
頭
家
，
草
寮
很
簡
陋
，
冬
天
颳
風
的
日
子
又
很
冷
，
那
刺
骨
寒
風
夾
雜
著
水
氣
凍
人
心
肺
，

都
冷
到
骨
子
裡
去
，
阿
卡
帶
來
平
埔
族
人
幫
忙
協
助
張
羅
，
連
平
埔
妻
子
都
叫
來
了
。

阿
卡
的
妻
子
能
幹
又
強
壯
，
她
升
起
灶
火
，
在
阿
斌
的
草
寮
外
四
處
都
壘
石
燒
灶
煮
水
，
阿
斌
彷
彿
又

回
到
初
來
大
員
那
幾
年
的
時
光
，
可
是
人
面
皆
不
同
了
，
他
也
老
邁
不
堪
了
。

這
些
單
身
的
漢
人
奴
隸
聚
在
一
起
互
相
陶
侃
吹
牛
大
聲
說
話
，
還
有
人
已
經
娶
妻
了
，
娶
了
大
山
裡
的

原
民
女
子
為
妻
，
有
家
室
的
人
沉
默
，
單
身
漢
都
顯
得
張
揚
。

人
人
都
稱
呼
阿
卡
的
平
埔
妻
為
「
大
嫂
」
喊
阿
卡
「
大
兄
」
卻
不
太
搭
理
阿
斌
，
可
是
又
不
敢
對
阿
斌

槍砲和弓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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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
禮
，
尤
其
是
年
長
的
漢
人
都
對
阿
斌
異
常
尊
重
，
私
底
下
大
家
稱
阿
斌
「
大
頭
目
」
要
不
就
稱
他
「
頭
耶
」
。

「
頭
耶
，
你
會
好
不
會
好
？
破
病
久
了
，
像
支
竹
竿
…
…
，
」
還
是
有
人
關
心
阿
斌
。

「
大
嫂
勞
力
啦
，
搬
柴
叫
我
們
來
就
好
…
…
，
」
男
人
多
了
，
女
人
不
必
負
重
，
阿
卡
的
妻
子
整
天
笑

咪
咪
的
燒
煮
食
物
。

新
港
社
的
長
老
和
頭
目
不
時
也
差
遣
族
人
送
食
物
來
，
阿
斌
草
寮
越
來
越
有
人
氣
。

大
小
結
首
的
會
議
就
在
荷
蘭
神
生
日
前
後
，
大
員
以
紅
毛
城
為
中
心
的
四
大
地
區
，
南
部
、
北
部
、
東

部
，
以
至
於
滬
尾
各
社
長
老
都
要
來
此
開
會
。

十
一
月
的
普
羅
民
遮
城
只
要
不
颳
風
、
下
雨
，
並
不
令
人
感
到
寒
冷
，
眾
人
圍
坐
在
戶
外
泥
土
地
上
吃

夜
飯
，
七
八
人
圍
坐
一
圈
，
足
足
圍
坐
了
五
堆
人
吃
飯
，
大
嫂
掌
杓
，
眾
人
紛
紛
端
著
粗
碗
添
米
飯
，
蔬
菜

夾
在
碗
裡
，
初
時
只
有
滾
水
下
飯
，
男
人
只
要
能
吃
飽
飯
就
滿
意
了
，
況
且
女
人
的
手
藝
比
男
人
好
，
大
兄

宰
了
五
隻
雞
，
人
人
分
一
口
都
心
滿
意
足
，
大
嫂
將
雞
內
臟
用
滾
水
燒
煮
，
再
放
些
薑
絲
、
珠
蔥
和
米
酒
，

就
成
了
下
水
湯
，
一
鼎
好
湯
贏
得
了
所
有
人
的
歡
呼
！

「
大
嫂
勞
力
，
1

另
工
讓
我
們
也
請
妳
，
」
鹿
仔
港
的
頭
家
黃
樟
起
身
向
阿
卡
的
平
埔
妻
致
謝
。

「
大
兄
也
要
一
起
來
，
讓
我
們
也
盡
地
主
之
誼
，
」
黃
樟
的
助
手
許
土
也
附
和
大
結
首
黃
樟
之
言
，
眾

人
紛
紛
邀
請
阿
卡
夫
妻
到
自
己
的
農
莊
去
作
客
，
場
面
熱
鬧
極
了
。

鹿
仔
港
在
新
港
社
之
南
，
與
普
羅
民
遮
城
一
水
之
隔
，
又
盛
產
梅
花
鹿
，
鹿
皮
是
荷
蘭
人
出
口
的
大
宗
，

1　

另
工
：
閩
語
，
改
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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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年
，
每
一
個
人
都
要
繳
交
兩
張
鹿
皮
，
連
當
地
的
原
民
也
要
繳
納
，
鹿
仔
港
的
泉
州
人
多
，
獵
殺
梅
花
鹿
、

水
鹿
，
刈
草
、
砍
樹
墾
地
，
已
成
一
邑
，
大
大
小
小
的
結
首
這
次
都
來
了
。

「
恁
是
羅
漢
請
觀
音
，
客
少
主
人
多
啊
！
划
算
，
」
阿
卡
笑
著
對
眾
人
舉
杯
，
也
牽
起
妻
子
的
手
，
遞

過
去
一
杯
酒
，
夫
婦
兩
人
勾
手
貼
臉
喝
酒
，
大
嫂
豪
邁
極
了
，
引
起
眾
人
鼓
譟
宣
笑
。

 

阿
卡
此
舉
在
平
埔
族
裡
有
意
義
，
是
丈
夫
對
妻
子
的
感
謝
和
尊
敬
之
舉
，
但
是
眾
人
最
多
的
是
單
身

漢
，
都
很
羨
慕
大
兄
。

「
來
！
咱
們
敬
大
兄
、
大
嫂
，
我
們
那
裡
是
羅
漢
！
毋
那
種
福
氣
，
能
當
羅
漢
腳
，
就
很
好
了
！
」

「
有
工
夫
就
去
，
我
和
我
的
1

牽
手
敬
大
家
…
…
，
」
阿
卡
與
眾
人
又
飲
滿
一
杯
酒
。

眾
人
的
調
笑
，
讓
阿
斌
有
了
笑
容
。

夜
深
了
，
眾
人
紛
紛
睡
去
，
取
來
木
板
鋪
地
上
，
人
人
裹
件
粗
布
就
睡
了
，
只
有
黃
樟
和
阿
斌
兩
人
相

對
無
語
，
默
默
的
蹲
坐
地
上
，
黃
樟
用
竹
枝
在
泥
土
地
上
畫
畫
，
阿
斌
默
默
的
看
著
。

阿
卡
起
身
看
那
兩
個
男
人
如
泥
塑
木
雕
像
蹲
坐
無
言
，
他
抽
一
條
板
凳
也
來
坐
在
兩
人
身
邊
，
三
個
男

人
加
起
來
一
百
多
歲
，
都
是
有
來
歷
的
人
，
人
人
身
後
都
彷
彿
都
有
一
群
幽
魂
，
現
在
，
潮
濕
的
泥
土
地

上
，
畫
有
鹿
仔
港
的
平
面
圖
，
不
遠
處
還
有
一
塊
像
鹿
耳
朵
一
樣
潟
島
是
鹿
耳
門
，
另
有
有
一
些
奇
怪
的
符

號
…
…
，
只
要
是
航
行
在
海
上
的
人
都
懂
，
那
是
標
誌
潮
汐
的
記
號
，
他
們
這
三
個
從
福
建
沿
海
來
的
男
人

身
後
彷
彿
都
有
一
群
幽
魂
，
似
乎
與
他
們
一
起
蹲
著
看
地
圖
，
也
像
似
在
催
促
著
他
們
。

1　

牽
手
：
閩
語
妻
子
之
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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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
斌
悠
悠
地
開
口
：
「
帶
我
去
見
朱
成
功
。
」

阿
卡
輕
輕
的
點
頭
，
三
個
人
在
黑
夜
裡
無
聲
的
感
知
天
地
間
的
一
切
，
那
海
上
的
風
吹
來
的
鹹
腥
氣
味
，

潮
濕
、
寒
冷
，
夾
著
濃
烈
的
死
亡
氣
息
。

年
輕
的
許
土
也
沒
睡
，
他
依
靠
著
草
寮
的
門
框
站
著
聽
的
真
切
，
他
默
默
地
流
下
淚
來
。

荷
蘭
人
是
真
的
怕
了
漢
人
了
，
這
次
大
員
北
、
東
、
南
大
小
結
首
來
了
百
多
人
，
荷
蘭
長
官
揆
一
親
自

接
待
，
還
有
會
說
河
洛
話
的
文
官
梅
氏
隨
同
。
他
們
人
人
蹲
坐
在
普
羅
民
遮
城
的
廣
場
，
天
氣
陰
陰
的
，
荷

蘭
兵
五
步
一
崗
十
步
一
哨
，
人
人
都
緊
握
著
手
上
的
火
槍
，
絲
毫
不
敢
鬆
懈
。

揆
一
重
申
對
漢
人
的
優
厚
待
遇
，
還
說
要
送
來
更
多
的
鐵
礦
來
，
卻
是
要
眾
人
加
緊
奉
獻
鹿
皮
、
烏
糖

和
稻
穀
，
一
方
面
又
像
是
廣
開
善
門
似
的
，
承
諾
漢
人
未
來
會
准
許
私
人
擁
有
土
地
，
除
去
王
田
是
眾
佃
公

份
之
外
，
個
人
也
能
買
土
地
了
，
條
件
是
用
更
多
的
經
濟
作
物
來
換
取
。

又
過
了
五
日
，
才
是
荷
蘭
神
的
生
日
，
阿
彬
又
被
邀
請
來
參
加
慶
典
，
從
各
處
來
的
番
社
長
老
、
頭
目

也
群
集
普
羅
民
遮
城
的
教
堂
，
除
了
新
港
社
的
諸
位
長
老
以
外
，
還
有
大
員
北
、
東
、
南
其
他
地
方
來
的
頭

目
、
長
老
和
一
群
年
輕
的
「
1

教
冊
仔
」
，
阿
斌
很
仔
細
觀
察
各
社
長
老
的
柺
杖
，
的
確
都
有
烙
印
。

原
民
長
老
威
儀
無
比
，
卻
又
神
色
哀
怨
，
平
埔
族
的
長
老
穿
絲
綢
短
掛
子
和
長
褲
，
山
上
來
的
原
民
長

老
穿
著
麻
線
和
棉
線
編
織
的
對
襟
無
領
長
袖
布
衣
，
外
裹
一
塊
布
斜
肩
包
裹
披
胸
，
兩
手
都
藏
在
披
胸
裡
，

原
民
人
人
都
高
大
嚴
肅
，
目
光
炯
炯
，
人
人
又
都
用
長
布
裹
頭
，
更
顯
高
大
威
猛
。

1　

教
冊
仔
：
習
紅
毛
字
，
橫
書
為
行
，
自
左
而
右
，
字
與
古
蝸
篆
相
彷
彿
，
能
書
者
，
令
掌
官
司
符
檄
課
後
役
目
，
謂
之
教
冊
仔
。
就
是
學
習
羅
馬
字
而
能

讀
寫
的
原
住
民
，
自
此
以
後
，
原
民
與
漢
人
之
間
的
田
契
文
書
、
皆
為
教
冊
仔
所
寫
，
一
直
到
日
本
佔
領
台
灣
以
後
才
終
止
。
今
稱
此
文
書
為
「
新
港
文
書
。
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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揆
一
又
來
了
，
他
要
聽
原
民
長
老
報
告
各
個
部
落
的
行
政
狀
況
，
原
民
長
老
說
的
都
是
些
芝
麻
蒜
皮
的

事
，
誰
家
娶
親
，
誰
家
的
後
生
成
年
，
土
地
貧
脊
，
缺
鐵
料
補
農
具
，
蝗
蟲
來
，
部
落
歉
收
…
…
，
要
不
然

就
是
缺
火
槍
藥
，
子
彈
等
等
，
具
體
事
件
都
由
梅
氏
記
錄
，
揆
一
顯
得
很
不
耐
煩
。

神
父
來
了
，
神
父
穿
著
精
美
的
紅
色
長
衣
，
那
顏
色
很
像
鮮
血
，
頭
頂
上
貼
一
塊
白
色
圓
布
，
一
來
就

走
上
祭
台
，
打
開
一
本
厚
厚
的
書
冊
，
咕
嚕
嚕
的
說
了
好
一
車
子
話
，
接
著
唱
起
歌
來
了
，
悠
揚
的
男
高
音

很
悲
愴
，
沿
牆
站
立
的
標
兵
也
跟
著
唱
，
連
教
冊
仔
也
是
人
人
能
唱
，
長
老
們
有
些
能
唱
有
些
不
肯
唱
，
緊

閉
雙
唇
。

揆
一
悄
悄
的
離
開
教
堂
，
神
父
連
沒
看
他
一
眼
，
接
著
荷
蘭
兵
拿
出
一
本
書
冊
來
，
要
眾
長
老
、
頭
目

在
書
冊
上
畫
押
，
原
民
頭
目
和
長
老
們
不
情
願
的
自
披
胸
布
裡
伸
出
手
指
，
在
書
冊
上
按
下
手
印
。

揆
一
再
次
回
到
教
堂
來
了
，
這
次
他
顯
得
很
有
精
神
，
他
向
眾
人
宣
布
，
要
帶
眾
人
去
熱
蘭
遮
城
看
新

船
艦
！
神
父
垂
下
雙
眼
，
神
情
肅
穆
的
離
開
祭
壇
，
頭
也
不
回
的
走
了
。

阿
斌
有
幸
隨
著
原
民
頭
目
和
長
老
們
到
熱
蘭
遮
城
看
夾
板
船
艦
，
自
從
普
羅
民
遮
城
蓋
好
以
後
，
他
就

不
曾
再
涉
足
熱
蘭
遮
，
也
就
是
最
早
築
在
一
鯤
鯓
的
奧
倫
治
，
那
是
他
十
六
、
七
歲
時
，
初
來
大
員
參
與
建

築
的
第
一
座
堡
壘
，
此
時
再
回
首
，
他
已
經
是
年
過
半
百
之
人
了
。

這
裡
的
一
磚
一
瓦
，
每
處
迴
廊
、
轉
角
，
他
都
記
得
是
誰
的
手
做
的
，
又
是
誰
在
牆
基
下
倒
閉
死
去
，

又
是
誰
在
高
處
中
暑
，
直
接
落
海
消
失
，
還
有
那
一
鯤
鯓
的
沙
基
會
浮
動
，
不
時
都
有
同
伴
的
身
體
被
海
沙

掩
沒
，
直
接
成
了
奧
蘭
治
的
基
礎
，
當
時
有
種
令
人
膽
寒
的
說
法
，
倒
下
就
去
當
「
地
基
主
」
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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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
然
當
奴
隸
成
不
了
生
命
的
主
人
，
那
麼
死
後
就
當
奧
倫
治
的
地
基
主
吧
，
也
是
主
，
有
空
時
，
兄
弟

們
要
來
祭
拜
，
尋
常
飯
菜
就
可
以
了
，
既
然
是
地
基
主
，
當
然
主
人
吃
什
麼
，
他
們
也
吃
什
麼
，
可
別
黃
牛
！

荷
蘭
人
在
大
陸
沿
海
招
募
漢
人
奴
隸
時
詭
稱
，
會
送
一
人
一
頭
牛
和
耕
具
…
…
，
還
有
大
片
土
地
…
…
，

荷
蘭
人
從
印
度
輸
入
黃
牛
來
大
員
，
黃
牛
上
船
也
會
暈
船
死
去
，
也
會
被
拋
下
海
餵
沙
魚
…
…
，
阿
斌
懷
想

起
少
年
的
自
己
，
是
那
樣
無
怨
無
悔
…
…
，
現
在
，
既
沒
有
土
地
也
沒
有
牛
，
但
是
他
依
舊
無
怨
無
悔
，
他

一
定
會
去
祭
拜
地
基
主
，
他
的
好
兄
弟
們
。

站
在
熱
蘭
遮
的
城
頭
上
望
向
黑
水
溝
，
一
大
片
海
水
，
那
大
海
湛
藍
無
邊
，
船
帆
處
處
色
彩
鮮
明
，
荷

蘭
人
的
夾
板
船
數
十
艘
停
靠
外
海
很
有
威
勢
，
可
是
距
離
遙
遠
，
每
一
艘
船
看
起
來
那
樣
玲
瓏
可
愛
，
另
有

數
百
艘
接
駁
小
船
來
回
穿
梭
海
上
。

原
民
長
老
、
頭
目
們
都
面
目
平
靜
，
只
有
那
些
年
輕
的
教
冊
仔
目
露
欽
羨
之
色
，
他
們
很
興
奮
能
親
眼

近
距
離
的
看
見
大
型
船
艦
。

阿
斌
看
著
這
一
大
片
水
域
，
這
是
他
的
來
處
，
也
將
會
是
他
的
去
處
，
他
很
稀
奇
現
在
的
一
鯤
鯓
已
經

不
一
樣
了
，
最
北
邊
的
缺
口
處
還
新
建
了
一
處
水
寨
，
還
有
，
這
片
浮
沙
島
越
來
越
大
，
比
他
以
前
的
記
憶

還
要
遠
大
，
以
前
有
七
大
處
像
一
鯤
鯓
一
樣
的
沙
島
，
現
在
都
連
續
相
接
起
來
，
再
也
分
不
出
來
了
。

可
見
三
十
幾
年
來
，
這
裡
已
經
快
要
滄
海
變
桑
田
了
，
未
來
，
這
裡
將
是
人
煙
密
集
之
處
，
大
船
無
法

靠
岸
了
。

遠
處
海
上
的
夾
板
船
開
砲
了
！
押
後
的
荷
蘭
官
兵
們
歡
呼
跳
躍
，
互
相
大
聲
說
著
祝
賀
語
，
每
一
隻
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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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
船
都
裝
有
十
門
紅
毛
大
砲
，
一
時
間
幾
乎
同
聲
開
砲
，
震
撼
天
地
！
海
水
爆
出
巨
大
水
柱
，
阿
斌
這
時
才

注
意
到
原
民
的
頭
目
們
和
長
老
們
神
色
有
些
不
同
，
他
們
寧
靜
的
高
大
的
身
軀
彷
彿
併
發
出
一
種
熱
烈
的
火

焰
，
那
是
仇
恨
之
火
，
與
阿
斌
一
樣
的
仇
恨
之
火
！

阿
斌
回
到
自
己
的
草
寮
，
人
都
走
了
，
各
處
大
小
結
首
都
回
去
了
，
阿
斌
取
出
藏
在
床
頭
牆
壁
間
的
巨

竹
筒
裡
的
麻
布
地
圖
，
一
大
片
粗
針
縫
接
的
大
麻
布
，
他
在
灶
下
刮
取
灶
灰
，
用
酒
水
化
成
墨
汁
，
濃
濃
的

黑
水
汁
，
他
用
手
指
在
粗
陶
碗
裡
研
墨
，
取
出
開
岔
又
發
毛
的
毛
筆
，
趴
在
通
鋪
上
，
一
筆
一
筆
的
添
加
。

這
是
阿
斌
的
性
命
和
所
有
人
的
性
命
之
物
，
他
將
新
見
到
的
熱
蘭
遮
，
還
有
黃
樟
畫
給
他
看
的
鹿
仔
港

地
圖
，
鹿
耳
門
砂
島
和
門
內
北
線
尾
的
那
座
水
寨
通
通
又
描
摹
了
一
次
。

此
外
還
有
鹿
港
社
和
新
港
社
的
地
理
位
置
，
他
用
自
己
的
方
法
繪
製
大
員
紅
毛
人
的
港
口
，
和
他
們
用

性
命
開
墾
出
來
的
土
地
，
阿
斌
很
仔
細
的
想
，
他
用
心
的
繪
畫
。

三
十
多
年
過
去
了
，
多
少
人
失
去
生
命
，
大
員
島
上
千
古
連
綿
不
絕
的
原
始
森
林
，
終
於
由
地
平
線
的

邊
緣
開
始
退
縮
，
代
之
而
起
的
，
是
大
片
甘
蔗
田
和
被
竹
林
圍
繞
的
農
村
景
象
。

來
自
大
陸
沿
海
的
破
產
農
奴
，
為
了
避
免
餓
死
的
命
運
，
自
願
賣
身
到
了
這
裡
，
被
荷
蘭
人
造
冊
編
班
，

一
班
十
幾
個
人
，
都
被
趕
入
原
始
森
林
做
勞
役
，
一
開
始
就
要
拼
命
，
可
是
荷
蘭
人
黃
牛
了
！

漢
人
奴
隸
要
忍
受
酷
熱
、
瘴
癘
、
毒
蛇
和
疫
病
，
還
要
把
巨
大
的
樹
幹
一
根
又
一
根
的
斧
劈
砍
下
，
再

深
挖
到
地
裡
去
，
把
大
樹
根
一
個
一
個
拔
掉
，
如
此
才
能
將
荒
野
逐
漸
轉
化
為
耕
地
，
來
到
這
裡
的
人
都
被

當
成
畜
生
使
喚
。
墾
出
來
的
土
地
卻
成
了
荷
蘭
人
的
「
王
田
」
大
量
種
植
甘
蔗
，
米
糧
和
稻
穀
。
此
地
蔽
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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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參
天
巨
木
林
，
都
成
了
齊
頭
平
等
的
甘
蔗
田
了
，
紫
黑
色
的
枝
節
，
翠
綠
的
修
長
葉
片
，
長
大
了
比
人
還

高
，
插
甘
蔗
並
不
比
插
秧
難
，
都
要
斜
斜
插
在
旱
地
上
，
可
是
卻
長
的
又
快
又
長
大
。

最
近
這
幾
年
若
非
郭
懷
一
抗
爭
事
件
死
了
三
四
千
名
奴
隸
，
再
加
上
鬧
蝗
災
，
可
收
穫
的
米
糧
會
更
多
，

荷
蘭
人
每
年
從
大
員
輸
出
到
日
本
的
蔗
糖
就
有
一
百
七
十
三
萬
斤
，
用
夾
板
船
運
送
到
日
本
，
甚
至
遠
至
波

斯
，
這
些
都
是
阿
卡
說
的
事
，
他
有
海
上
消
息
來
源
管
道
，
他
雖
然
被
招
為
新
港
社
女
婿
，
可
是
阿
斌
知
道

他
仍
念
念
不
忘
海
上
的
新
鮮
事
。

阿
卡
說
過
，
以
前
大
員
的
紅
毛
城
主
1

諾
易
茲
曾
經
和
鄭
老
官
結
盟
，
由
鄭
老
官
的
戎
克
船
到
漳
州
和

廈
門
賄
賂
福
州
的
明
朝
官
員
採
辦
貨
物
，
每
年
採
辦
的
絹
絲
、
瓷
器
還
有
其
他
生
活
物
品
運
送
到
大
員
，
再

轉
賣
到
日
本
去
。

當
時
他
還
年
少
，
現
在
想
起
來
，
這
種
透
過
海
船
生
利
方
式
很
好
。
由
中
國
買
入
貨
物
運
到
大
員
，
再

裝
船
分
賣
到
日
本
國
，
一
轉
手
之
間
，
每
年
所
獲
的
淨
利
，
高
達
一
百
一
十
八
萬
盾

(

荷
蘭
貨
幣)

以
上
。

若
非
紅
毛
人
諾
易
茲
貪
心
，
率
兵
攻
打
新
港
社
和
日
本
人
交
易
的
族
人
…
…
，
自
那
時
起
，
快
樂
又
天

真
的
平
埔
族
人
也
開
使
警
戒
紅
毛
人
了
…
…
，
而
阿
卡
也
不
會
和
新
港
社
的
長
老
們
認
識
，
阿
卡
說
那
真
是

一
言
難
盡
的
故
事
。

阿
斌
自
從
來
到
大
員
，
終
年
都
在
烈
日
下
的
勞
力
和
勞
心
，
他
很
少
到
處
去
，
他
要
照
顧
兄
弟
們
，
可

是
都
死
了
！
兄
弟
們
都
死
了
，
漢
人
一
批
又
一
批
的
來
，
也
一
批
又
一
批
的
死
去
，
他
漸
漸
老
去
，
也
失
去

1　

諾
易
茲
：1

6
2
9

年
率
兵
突
襲
新
港
社
，
破
壞
與
日
本
人
交
易
的
新
港
人
房
屋
，
此
事
件
令
新
港
社
與
荷
蘭
人
的
關
係
降
至
谷
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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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命
的
喜
樂
。
他
獨
居
，
他
只
與
死
去
的
鬼
魂
交
談
，
他
孤
僻
，
他
不
願
再
見
到
死
亡
，
可
是
死
亡
天
天
都

在
威
脅
他
，
他
的
草
寮
裡
沒
有
多
餘
的
物
品
，
只
這
張
地
圖
，
是
他
死
去
的
兄
弟
們
的
衣
服
所
拼
圖
縫
製
的
，

若
是
上
面
的
每
一
筆
、
每
一
個
符
號
都
是
一
條
性
命
，
那
麼
他
還
沒
紀
錄
完
整
。

阿
卡
的
後
生
來
了
，
來
接
阿
斌
到
新
港
社
參
加
祭
典
，
阿
斌
單
身
上
路
，
他
將
這
一
幅
手
繪
地
圖
貼
身

穿
在
身
上
，
冬
天
冷
，
多
穿
幾
件
衣
服
也
無
人
能
知
。

他
將
草
寮
的
門
扉
關
閉
，
頭
也
不
回
地
隨
著
阿
卡
的
後
生
走
了
，
此
去
新
港
社
，
他
不
會
再
回
來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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